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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家园？
这里原是郊区，种植大片的蔬菜和瓜薯，如今

城市迅速发展，变成了住宅小区，几年时光，高楼
耸立形成了幽静的院落，大门左侧院墙上“示范住
宅小区”的铜牌在阳光下闪亮，穿制服的保安日夜
坚守在门口站岗保安全，虽然院里并没有他们自
己的家。高楼间有大片草地和竹林，每年的春笋钻
出地面，几天里就长成高大的新竹，可有人随意折
断嫩竹，让它们的生命很快夭折，但总有新竹会活
下来，成为竹林的一部分，这就是命运吧。

竹林每年都在扩大。
院里大路两旁是伞状的泡桐树，叶片宽大，树

身粗壮，夏日里为路人洒下浓荫，提供凉爽。喷泉
周围是水杉，树身像旗杆般笔直，茂密的枝叶长成
宝塔形，直插向天空，显得雄健威武。跳跃的喷泉
抛洒闪亮的水帘落珠，甚是壮观。

新的小区里，满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玫瑰
花丛盛开在竹林周边，冬青树丛在楼前形成围栏，
碎石小路上时常钻出一些零散的小草，草坪上也
会长出几棵小树苗来，那是一棵槐树落下的果实
自发长出来的。槐树很粗壮，串串白花清香溢四
方，招来一群又一群鸟儿在树上聚会啼唱，十分喜
人。只是草地上的树苗从未长成大树，园丁为了保
持草地的平整和小路的干净，总是将小树和路面
的嫩草拔除，好像它们选错了自己的位置，看来不
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可以等待的未来。青草的
生命力却很顽强，只要有少许泥土，它就会长出
来。而大片的小草肩并肩根连根地生长在草坪上，
真像是给庭院铺盖了绿色的绒毯，令人赏心悦目。

一群麻雀双脚并拢着在草地上蹦达，时而朝
身边的花喜鹊“喳喳”叫几声，喜鹊不屑于理会它
们，继续姿态优雅地漫步，宽阔的草坪上有足够的
草籽供鸟群采食。

草地边缘的大树上有个鸟窝，像一只悬挂在
树枝间的摇篮，阳光照耀着摆动不止的树叶，仿佛
在快乐地招手。雏鸟伸出小脑袋“叽叽”叫唤，急切
地盼着大鸟寻食回来。

草坪一侧由柏树丛围起来一个小小的游乐
场，里面安装了斗式秋千、压压板，还有尖顶的塑
料滑梯，几个小孩子跑来嬉戏玩耍，惊飞了草坪上
的麻雀和花喜鹊。

“哇……”3 岁的小女孩跌坐在滑梯脚下，张
大了嘴“哇哇”啼哭。

“怎么了柔柔？”看小孩的保姆中断了聊天儿，
奔过来抱起小女孩。

“她推倒了我。”柔柔指着爬上了滑梯的女孩。
保姆把柔柔抱起来，责问说：“干吗推小妹妹

呀！”
“她挡着我弟上滑梯！”站在滑梯上的女孩毫

不示弱地说。
“你几岁？”保姆问。
“5岁！”女孩回答。
“这个小妹妹才 3 岁。你比她大，不该推倒小

妹妹的。”保姆批评说。
“我弟弟还差一个月3岁！她比我弟大。”女孩

不服气地说。
“那你也不该推小妹妹，摔伤了怎么办？”保姆

教训说。
“她站在滑梯台阶上不动，挡住我弟上滑

梯……我就推她！”女孩说完，抿紧嘴唇，一副什么
都不怕的神态。

“你住几号楼？”
“我家不住楼。住在农贸市场那边的平房里。”
“怪不得。这孩子！你叫什么名儿？”保姆问。
“酸枣儿。”
“你弟弟什么名儿？”
“我弟名儿叫栗子。”
“酸枣儿、栗子，在外面玩儿，不兴讨人嫌的。”

阿姨教训说，“你爸呢？怎么也不带着你们？”
“我爸去收废品了。”
“你妈呢？”
“我妈去做保洁工了。”
“那，谁带你们来这院儿里的？”
“我小叔儿。”
“你叔儿在哪儿？”
“在那儿！”
酸枣儿用小手指向对面的高楼，骄傲地回答。

“啊？蜘蛛人！”
小保姆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

孤独的蜘蛛人
眼前一栋三十几层高的大楼，从楼顶垂下一

根粗绳子，像蚯蚓一样蠕动着悠荡在楼窗外。绳子

上系着小木板，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就坐在那狭长
的小木板上。交叉成十字的保险带系住他的上身
后背，仿佛他穿了一条背带裤。身边挂着一个水
桶，不时地晃动着。小伙子手中紧握一把水枪，正
在喷水冲洗大楼的外墙和玻璃窗。

小女孩柔柔惊讶地仰望着高楼外用水枪冲洗
楼窗的人，忍不住叫道：“哎呀！他掉下来怎么办？”

“闭上你的臭嘴！我小叔才不会掉下来呢。住
高楼的人才会摔下来！”

酸枣儿瞪了柔柔一眼，狠狠地说。
“为什么？”
柔柔怯怯地问，目光仍旧专注地眺望着空中

的蜘蛛人。
“因为我小叔会爬高。他从小就爬树，胆子可

大呢，怎么可能摔下来？”酸枣儿神气地说。
“那，住高楼的人为什么会摔下来？”柔柔问。
“住高楼的人往下看会头晕，那还不摔下来！”
“我家住在 32 层。我就不头晕！”柔柔不服气

地说。
“把你拴在高楼窗户外的绳子上，看不吓死

你。你不头晕？谁信呀。”酸枣儿挑衅地说。
柔柔紧闭上嘴，不作声了。
一阵风吹过，柔柔忍不住又望了望悬在空中

的蜘蛛人。只见用绳子系在高楼窗外的蜘蛛人小
伙子在风中荡来荡去，努力用脚控制住自己的位
置。风扯起他的上衣，像一面鼓涨的船帆，他手中
的水枪，喷射出一股水柱，冲洒在一扇扇透明的窗
玻璃上，滚动的水珠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让机器人洗刷大楼的窗户才好。”柔柔说出
自己的心愿。

“胡说！机器人没有心，怎么会明白要把窗户
擦干净？说不定会把窗玻璃打破呢！小丫头儿，你
什么都不懂！”酸枣儿“哼”了一声，用手指捏下弟
弟流出鼻孔的鼻涕，转身抹在了青草的叶子上，然
后用衣襟擦了一下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根棒
棒糖，剥开来自己先舔了一下，然后放入弟弟的嘴
里。

弟弟栗子笑嘻嘻地嘬着棒棒糖，很开心的样
子，他穿的开裆裤，屁股蛋敞露着，像脸蛋一样红
通通的，肉乎乎的。姐姐事事呵护着他，一副很开
心的样子。

艰难但快乐的外乡人
“亲人在那里，那儿就是我的家。”
这是酸枣儿一家人唱的歌。
酸枣儿全家租住一间小小的平房。附近各小

区里的住户经常有人搬家，爹收废品时，把人家不
要的旧家具捡了回来，布置自己的家。断了弹簧的
大床垫上面铺放了硬纸板，铺上被子平平展展像
一面大炕，躺在上面蛮舒服的。两个旧沙发垫子拼
在一起成了酸枣儿的床，一个长圆形木头澡盆成
了弟弟栗子的摇篮，虽然不能摇，爹给盆底儿安装
了四个小轱辘，可以像小车一样推着走，从此成了
栗子的专车。

家中的东西几乎全是捡来的，只有大床单是
娘自己买的，白天总是爱惜地折叠起来，睡觉的时
候才铺展开。整个家可以用一个纸箱子搬走，但全
家人都满足而且快乐。爹常说：“京城里遍地是黄
金。只要能吃苦，就不愁吃穿。”

娘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等你伸手接着。井

水也要靠自己提上来。路边的草自己都能长起来，
人有两只手还怕不能活？”

傍晚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唱起歌来相当开
心。

亲人在那里，那儿就是我的家。
东西不算多，房子也不那么大，
全家闯世界，再苦再累也不怕。
只要有活儿干，收拾东西就出发。
天南呀海北，人间何处不安家。
快乐过日子，小小孩子会长大。

争 吵
今天，酸枣儿和栗子跟小叔到新小区里来，这

里有儿童游乐场。谁知却和小朋友发生了争吵。
一个小男孩儿骑辆三个轮子的儿童车跑来，

他丢下小车跑向秋千，对正在追过来的老人喊：
“爷爷，我要玩荡秋千，抱我！”

就在这时，酸枣儿抢先一步，把弟弟栗子放进
了斗式秋千里，用力一推，秋千就荡起来。栗子快
活地“咯咯”笑，小男孩眼巴巴地看着秋千荡来荡
去，很不甘心地一步一步走近秋千……

酸枣儿大喊一声：“走开！撞到你活该。”
老人忙把小男孩拉到身边，嘱咐说：“优优，离

远点儿。秋千撞到了很危险的。”
小男孩优优眼巴巴地望着荡来荡去的秋千，

固执地说：“我要玩秋千！”
老人弯下腰来客气地对酸枣儿说：

“小朋友，游乐场上玩，不好抢占位子的。你们
玩一会儿秋千，就让给优优玩好不好？”

“不好！我弟要玩好长好长时间！”
酸枣儿说着，用力推秋千，让秋千荡得很高，

栗子开心地“咯咯”大笑。
优优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后来就“哇”的

一声大哭起来。
老人忙把优扰抱在怀中，对酸枣儿讨好地说：

“来！你们骑优优的三轮儿童车，让优优玩一会儿
秋千，好不好？”

酸枣儿看了看崭新亮丽的儿童车，显然动了
心。她把栗子从斗式秋千里抱下来，吩咐说：“快！
骑儿童车去！”

栗子歪歪扭扭地骑上儿童车，酸枣儿追着弟
弟奔跑，惊飞了草地上啄食的麻雀。

砰！栗子骑着儿童车撞在了水杉树上。

外乡人
酸枣儿脚上穿着不成对的破拖鞋，踢踢踏踏

地推着儿童车回到小游乐场。
“我们不骑儿童车了，还给你！”
老人仔细看过儿童车，唠叨说：“你看看！你看

看，新买的儿童车，你就给撞掉了一块漆……”
酸枣儿强辩说：“不是我们撞的！是大树撞

的。”
“干吗不躲开树呀。”
“我们想躲开树，可车子不听我们的。我使劲

儿用手拉它也拉不住……”
老人气呼呼地唠叨着，这时，栗子正在往压压

板上撒尿，尿水滴滴答答往地上流，栗子一边尿一
面嘻嘻笑。

“你们这些外地人呀，真是的，你尿在压压板
上，别的孩子怎么坐呢？脏死人了。”一位老太太
说。

“我们应该向物业申诉，小区怎么管理的？我
们交了那么多物业费，小区外面的人怎么可以随
便进入小区的院子里来？保安干什么的？太不像话
了！”一位抱着婴儿的阿姨愤愤地说。

“就是！就是！外面什么人都能进入小区里来
太不像话了！”老人附和说。

“可他们毕竟是小孩子，又能把小孩子怎么
样？”小阿姨说。

“我们当然不能欺侮小孩子。可她们这些外地

人太没有规矩……”
“我们也是北京人！我爸妈、我小叔儿都在北

京干活儿，我们就是北京人！”
酸枣儿不服气地尖声说着。
这时，优优从背包里掏出游戏机，玩起了射击

和进攻，一阵轰鸣，引得众小朋友都围过来观看，
酸枣儿拉着弟弟也挤到跟前，她伸出小手想触摸
一下闪动的屏幕。

“别动！这是iPad，很贵的。”优优大声喊。
“100元？”酸枣儿羡慕地问。
“咦！几千元哪！”老人用手比画着感叹地说。

“比电脑还贵！比电视还贵哪！”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优优神气地说。
酸枣儿眨了眨眼睛，得意地说：“我家有花猫，

有大黑狗，有小白兔，还有刚孵出来的小黄鸭，毛
茸茸的，会游水。你有吗？”

优优说：“你带它们到这儿来，让我跟它们玩
儿，好吗？”

酸枣儿说：“花猫和黑狗不能来，它们要看
家。”

“小黄鸭和小白兔呢？”优优问。
“小鸭和小兔，我可以带它们来。那你让我玩

这个……扑……扑……”
“iPad！”优优说，“这个不能给你玩，会弄坏

的。你玩一下YOYO球还可以。”优优说。
“爷爷，帮我把 iPad收起来！”优优喊着，跑去

玩攀登架了。

危急时刻
酸枣儿眼巴巴地看着老爷爷把游戏机收进背

包里，自己只好无可奈何地跑向攀登架，眼望着优
优脚踩一格一格栏杆往上爬，她正准备从优优的
对面爬上攀登架，就听优优突然大声哭喊：“哎哟！
爷爷……”

原来优优急急忙忙往攀登架上爬，快要达到
顶部的时候，一只脚踩空，另一只脚一滑，身子悬
空吊在了栏杆上，只靠两只小手紧紧抓住栏杆，眼
看着身子就要坠落下来。

爷爷还在往背包里装游戏机，而且他离攀登
架有十几步远的距离，老人腿脚又慢，眼看着优优
就要从高处掉下来，大家都忍不住发出尖声惊叫。

就在这时候，酸枣儿奔了过去，让优优的一只
脚踩在了自己的头顶上。虽然她的身子晃了两下
儿，但酸枣儿没有躲开，也没有蹲下身来。

优优的一只脚踩到酸枣儿的头顶，因为有了
支撑，另一只脚很容易就够到了攀登架的栏杆，紧
接着，优优踩在酸枣儿头顶上的那只脚也蹬在了
栏杆上。

爷爷奔到攀登架跟前时，优优已经从一层层
栏杆上从容地爬了下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老爷爷连连夸赞酸枣儿说：“你这孩子，很勇
敢，谢谢你哟……”

优优两脚踩在地面上，对酸枣儿友好地说：
“我给你玩儿IPAD……”

酸枣儿却说：“不玩儿了！你看，我小叔收工
了。小叔会带我们去买棒棒糖！”

酸枣儿说完，拉着弟弟的小手，跑向那降落到
地面上的蜘蛛人。蜘蛛人把栗子高高举过头顶，转
了两个圆圈儿，栗子快乐地骑在小叔的脖子上，嬉
笑着、呼喊着，像个幸运王子。

“酸枣儿，明天，你来玩儿吗？”优优喊了一句。
“明天，我小叔要去别的小区冲洗高楼的窗

户，离这儿可远了……”
酸枣儿说完，招招手，蹦蹦跳跳地牵着小叔的

衣襟，走出了小区的院门。
“30 年后再相会……”蜘蛛人高亢的歌声在

夕阳中回荡，身影消失在院墙外。
是的，优优、柔柔、白胖胖的婴儿、光脚的酸枣

儿、栗子，都会长大，各自走自己的路，30年后，他
们又会是怎样呢……

插图：贾明楚

责任编辑：刘 颋 李晓晨 2012年6月11日 星期一少儿文艺

■短篇小说

成 长
□葛翠琳

■书 摘 狮 王
□（法）凯赛尔/著 何 珊/译

第一章

如果再晚几个钟头，我也不会对它的出现如
此大惊小怪了。它的许多同类就生活在我茅屋周
围的大树上。一大家子就在一根树枝上玩耍。可
我是昨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才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
来到这里，所以此刻我屏住呼吸，端详这只靠近我
面庞的小猴子。

它一动不动。一双镶嵌在黑缎子似的脸庞上
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它的眼神里既没有害怕和怀疑，也没有好奇
的意味。于它而言，我不过就是一个需要认真研
究的对象。

一会儿，这个毛茸茸的，婴儿拳头大小的脑袋
歪向了左边。伶俐的眼神里写满了忧郁和怜悯，
好像是因为我。

这双眼睛看上去是善意的，似乎想给我一些
忠告，什么忠告呢？

大概我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这个金褐色的
小毛球立刻蹦跳起来，飞速越过一件件家具，来到
敞开的窗户，最后它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清晨的雾
气中。

昨晚就寝时随手一扔的丛林服还在地上，就
在行军床脚下的马灯边上。

穿好衣服，我来到走廊。
……隐隐地，我听到了一种类似骰子滚动的

声音，声音来自通往走廊的原木台阶。我看到一
只羚羊慢悠悠地爬上了台阶。

真的是一只羚羊，但非常瘦小。耳朵还不到
我的膝盖，还有纤细如松枝一样的角和指甲盖大
小的蹄子。

这个奇妙的生物从雾气中走来，停在我脚边，
抬起了头。我尽可能小心地弯下身子，把手伸向
这个如雕刻品一般精致的小脑袋。小羚羊一动不
动。我轻轻触摸着它的鼻子，开始安抚它。

它任我为之，两只眼睛望着我。在它难以形
容的温柔之下，我感受到了和刚才小猴子一样伶
俐、忧郁的神情。我再一次感到不解。

羚羊舔了舔我的手指，仿佛要为自己不能开
口说话致歉。接着它缓缓地移开脑袋，走向台
阶。骰子滚动的声音再次响起，它也消失了。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带着一种特殊的渴望、兴奋、向往和沮丧的

心情观察那些在干旱荆棘丛中自由和纯洁的生
命。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失去记忆的岁月里曾
经梦到过的天堂。但是，我虽已经触摸到了天堂
的门槛，却依旧无法跨越。

一次次相遇，一次次失望。我终于产生了一
种幼稚且挑剔的要求——重返朴素、纯洁世界的
最初时刻。

因此，在回欧洲之前，我决定顺道参观一个肯
尼亚的皇家野生公园。听说在这些自然保护区
里，极端严格的法律保证了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能
以原生态的方式生活。

此刻，野兽们就在那里。
它们按照种类、属系和家族聚集在一起。不

是因为警惕和怀疑周围的环境，而是出于本能。
它们用这种方式应对可能的其他兽类的袭击。这
些水洼旁和睦相处的野兽同灌木丛和朝霞融为一
体。

从我这个距离看不清楚它们的动作，也分辨
不出色彩是否和谐。但我能看清成百上千的野兽
亲密无间。它们在此时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惊慌。

小羚羊、大羚羊、长颈鹿、牛羚、斑马、犀牛、野
牛、大象，所有的野兽或驻足或闲庭信步，一切都
跟随自己的心意。

柔和的阳光斜照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白雪
上。清晨凉爽的微风还在与最后几片云彩嬉戏。
透过残雾可以看见野兽饮水处还有牧场上还很热
闹。各种各样的脸庞、鼻子；或暗色、或金色，或条
纹的身影；直角、尖角、弧形、粗壮的长鼻和象牙，
这一切的一切共同构成了一块硕大的壁毯，高挂
在非洲的大山之上。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离开长廊，走了出去。
我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感到野兽在召唤我走
向人类时代开启之前的幸福。

我顺着树木和灌木组成的屏障，沿着林中空
地边沿的小路前行。随着我越走越近，这仙境非
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多彩起来。

每走一步都能让我发现更丰富的动物家族，
领略它们的机敏和力量。我看清了羚羊的皮毛，
野牛可怕的前额还有大象花岗岩石般的身躯。

它们继续从一片草丛吃到另一片草丛，从一
片水洼喝到另一片水洼，我则继续缓慢前行。它
们始终沉浸在自己和平的王国之中，我越走越觉
得它们越发真实，越发容易接近。

我来到荆棘丛的边缘。只要穿过它，接近那

片波光粼粼的水域，我就可以在野兽们的专属领
地感受它们的友谊了。

无论什么都阻拦不了我。所有的谨慎、自卫
的本能都已被我抛在一边，在一个隐约但强烈的
冲动下我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愿望即将得到满足。
就在此时，一个警告制止了我。警告就来自

我身边的某处。绝不是动物，我已融入它们的世
界。我想是人类。

我听到了一句英语：“您不该再往前走了。”
在一个灌木的阴影下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轮

廓，离我顶多两三步远。他没有刻意躲藏，不过因
为他穿着暗灰色背带裤，倚在一棵大树旁，一动不
动，使他看起来好像与这棵树融为了一体。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梳剪
成圆球形的乌黑头发遮住了前额。圆圆的脸晒成
了棕褐色，皮肤很光滑。脖子纤细且柔软。棕色
的大眼睛仿佛对我不屑一顾，始终目不转睛地盯
着野兽。

这个眼神让我觉得这个孩子把我看成比他还
小的小孩，所以很不自在。

我低声问道：“不能到那边去吗？是禁止的？”
孩子点了下头，目光还是没有离开那群野兽。
我继续问道：“肯定不行吗？”

“还有谁能比我更清楚？”孩子说道，“我爸爸
是这个皇家野生动物园的主管。”

“这下我明白了，”我说，“他让儿子负责监
督。”

棕色的大眼睛终于转向了我。这个晒得黑黑
的小家伙第一次显露了与他年龄相称的表情。

“您搞错了，我不是男孩，我是女孩。我叫帕
特里夏。”

第二章

从帕特里夏洋洋得意的神情可以猜到她已经
不是头一回让游客吃惊了。

同时更有说服力的是，她的笑容、眼神、柔软
的脖子都透露出一种天真无邪而且与生俱来的吸
引力，这也显示出她孩童外表下隐藏的真实性别。

我的确需要这种冲击让自己回归现实：一个

小女孩，独自出现在清晨的灌木丛中，与野兽仅有
几步之遥。我问她：“谁容许你这么早就出来，还
走得这么远？”

帕特里夏并不理会我的问题。她的表情凝重
起来，看起来更像个男孩子。她出神地看着兽群，
好像我并不存在。

此时，阳光从晨曦中倾泻而下，野兽在闪闪发
光的水洼旁越聚越多，可以看得更加真切。

走近它们的欲望愈发强烈。一个小女孩岂能
在最后时刻扫我的兴。我向林中空地又迈进了一
步。

帕特里夏并没有转头，只是说了一句：“不要
去那边。”

“你会告诉你的父亲，然后他会把我从公园里
赶出去？”我问道。

“我不是会告状的孩子。”帕特里夏说。
她向我投来了藐视的目光。一个孩子的荣耀

感全写在她的眼睛里。
“那么，你是怕我出事？”
“您都这么大了，完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而

且您有什么事跟我也无关。”帕特里夏说。
一个如此纯真的女孩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怎么会显露出几近残酷的冷漠？如果我遭到野兽
利爪、獠牙和尖角的袭击，她大概也会无动于衷地
看着我被踩烂，被开膛破肚吧？

“那么，那么你为什么让我……”
“这不是明摆着的嘛！”帕特里夏答道。
我迟钝的思维让她很生气。她的大眼睛闪闪

发光。
“您应该看到了，”她继续说道，“那些动物生

活的多安静、多自在。这是它们一天中最美好的
时刻。”

是受时间的影响？还是景色的影响？这个女
孩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她好像天生拥有一种
说服力，而且了解事物隐含的真相，这与年龄和思
想毫无关系。她似乎超越了人类的常规。

“我不想打搅这些野兽，”我对她说，“只想和
它们待一会儿，像动物一样和它们待一会儿。”

帕特里夏用认真稍带怀疑的目光打量我。
“您真的喜欢它们？”
“那当然。”
棕色的大眼睛怔在了那里。之后，在这个极

端敏感的脸上绽放出了信任的微笑。“我相信。”帕
特里夏说。

我很难解释在看到这个微笑和听到这句回答
之后所感受到的快乐。我继续问：“那么，现在我
可以过去了？”

“不可以。”帕特里夏坚决地说道。
纤细柔软的脖颈上，剪成圆球形发型的脑袋

微微地、但不容置疑地摇了一下表示拒绝。
“为什么？”我问。
帕特里夏没有立刻回答。她默默地打量着

我，若有所思，目光里流露出了一丝友好。这是带
有特殊意味的友好。公正、严肃、饱含了忧郁、怜
悯，还有一些爱莫能助。

我曾经看到过这种奇特的表情。在哪儿？我
想起了清晨造访我茅屋的猴子和羚羊。神秘的动
物式的忧郁，我竟在帕特里夏深邃的双眼里找到
了。但是，小帕特里夏是会说话的。

“这些野兽不需要您，”帕特里夏终于开口
了，“和您在一起，它们就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
安静、自由地玩耍了，像它们平常习惯的那样。”

“可是，我喜欢它们，这你也知道。”
“那也不行，”帕特里夏反驳道，“野兽和您合

不来。必须得懂它们，但您不懂而且您也不会懂。”
她思考了一会儿，想表达得更明白些。她耸

了耸瘦小的肩膀，接着说道：
“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而且来得太晚了。”
帕特里夏与身边的大树贴得更近了，灰色的

背带裤让她看起来完全成了这棵树的一部分。
（《狮王》，【法】凯赛尔/著，何珊/译，接力出版

社，2011年12月出版）


